
10

ISSN:2705-0874(Online) ;2705-0904(Print) ，教育与研究（6）

古代汉语中的非汉语词汇探寻
荆  晶

中央司法警官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0

【摘要】非汉语词汇也就是外来词汇，这既包括汉语化的外国语言词汇，也包括汉语化的，其他非汉族语言的少数民族词汇，

不管是我国少数民族词汇在古汉语中的融入，还是外国词汇在古汉语中的融入，都体现了历史上的文化交流融合，也对古

汉语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主要就音译型、意译型、音意兼译型，三种非汉语词汇在古汉语中的融入，进行了详

细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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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非汉语词汇的融入，使汉语词汇更加丰富，语音形

式、词义、音节、韵律都得到了发展，语言作为历史文

化的见证和载体，反映出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形

态，随着科学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学科间的交融，对

这些非汉语词汇进行研究，有助于人类文化学、考古学、

民族学等多学科的发展，表面看这些非汉语词汇是语言

交流的结果，实际上反映了文化的融合。在吸收这些外

来词汇时，要进行语义上的融合，读音上的改造，字形

上的义化，以及文化上的融合。

1 音译型非汉语词汇
音译过来的非汉语词汇，借用了外来词语原本的音

和义，或者直接照搬到古汉语中，没有发生语音和语义

上的大变化，但由于不同的语言系统，也有着不同的语

音系统，外来语与汉语有着不同的音节结构，这就使得

在音译外来语的过程中，需要利用汉语的音节来对外来

语进行切分，在语音上难以实现一一的对等，所以外来

语的发音会有一定的改变，也就是语音相近，但不完全

相同，既使音节结构完全相同，也会因为声调、韵律等，

难以做到语音的完全相同。也就是说，音译词的形成过

程，实际上是汉语语音系统，同化和改造外来语的过程，

从音节结构、音节韵律来进行改造，实现外来语的汉化。

汉字本身是一种表义文字，每个字都有其表达的意

思，但是在音译这些非汉语词汇时，有很多汉字并没有

真正的意思，只是单纯作为记音符号而存在，把汉字作

为非汉语词汇的音节符号，组合在一起，也就是说这时

单个汉字，失去了它的字义，只是作为一个音节符号而

存在。比如“成吉思汗”这个外来语，是由两个音译部

分组成，“成吉思”是蒙语的一个名号直接音译过来的，

单个的“成、吉、思”，都没有实质性的意思，只是作

为音节而存在，整体组合起来。“成吉思”的意思是“拥

有四海，或者宇宙”的意思，而“汗”是“可汗”缩译

过来的，组合在一起就是拥有四海或者拥有宇宙的王。

在音译这些非汉语词汇的过程中，虽然很多汉字

以记音符号的形式存在，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中，

也逐渐与汉字的表义性相融合，使这些音译词的词形更

加合理，符合汉语的逻辑习惯和书写习惯。比如由梵文

Mallika音译过来的“茉莉”，最初音译过来时书写作“抹

丽、末利、没利、末丽、摩利”等，但最终流传下来，

并得到广泛应用和认可的只有“茉莉”，因为只有“茉莉”

最符合汉字的表义特性，作为一种植物，草字头直观的

表明了其意义类属，与汉语进行了充分的融合。在这些

非汉语语汇中，音和义上并无较大变化，但是在字形上

要与汉字进行拼合，使其形体可以直接辅助表义，并且

使字形更加协调合理，符合人的思维模式。举个例子来说，

“葡萄”这个词是从西域大宛语音译过来的，也曾以“蒲

陶、葡陶、蒲桃、蒲萄”而存在，但从字形的一致性来看，

整体的显义效果都比不上“葡萄”，虽然“蒲萄”也都

有草字头，“蒲桃”更显义为一种水果，但都不如“葡萄”

字形更为相近，更加符合人们的思维逻辑，字形简单通俗，

也是人们音译非汉语词汇时需要考虑的 [1]。 

可以说音译是非汉语词汇融入的首选方式，因为不

同的语言在交流过程中，人们首先关注的是其音，对于

新鲜的概念和事物，往往是先记住它的音，无法在短时

间内实现精准的意译，为了完成交流的需求，直接通过

音译的方式完成，因此音译是最简便、直接、快捷的方式，

而且由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很多非汉语词汇，都是汉语

中没有的事物，即使意译后也无法十分圆满、贴切的呈

现出外族的事物、现象、概念，因此音译原汁原味的保

留了非汉语词汇的字音和字义。这些非汉语词汇的融入，

使汉语的构词基础更加丰富，音译词造就是新的词根，

产生了一批新的词汇，使汉语的内容更加丰富。比如“胡

人”是古代汉族对波斯、匈奴等民族的称呼，由“胡”

派生出“胡琴、胡萝卜、胡椒、胡桃”等，再由于匈奴

族彪悍的作风与行为，使汉族百姓生出又怕又限的情绪，

并夹杂着鄙夷，于是与“胡”有关的词语，大都带着蛮

横的贬义，比如“胡说八道、胡闹、胡作非为、胡来、

胡言乱语”等。比如“站”字由蒙语借入，最开始指的

是驿站，骑马传送物件时用以中途休息换马的地方，后

来逐渐演变出车站、气象站、广播站、卫生防疫站等基

层办事机构。

2 意译型非汉语词汇
虽然音译快捷直接，可以保留非汉语词汇的完整性，

但是就汉字的表义性来说，意译更加符合汉语的吸收模

式，更容易被人们理解和应用，因此非汉语词汇，较多

通过意译的形式融合到古汉语中。但这里值得注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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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茉莉”等在字形上意化的音译词，并不属于意译，

一开始这些汉字是以音符的形式，来记录外来语的读音

的，后期人们明确了它们的意思后，为了更好的表意，

才关注其词形，使之呈现出意化的作用，但只能说是词

形上的意化，而并非意译，其中的汉字都只是音符，并

无实质的意思，这与意译是完全不同的。就人们的汉语

使用习惯来说，每个汉字都有它自己的意思，这是汉语

的认知特点，但是这些音译过来的非汉语词汇，往往是

一连串无意义音节，并与词汇的意义并无实际关联，这

样人们在认知这些汉字时，就不便于理解和使用，与人

们的习惯相悖，所以说意译是更符合汉语吸收模式的借

词方法。

人们对汉语的认知习惯，是每个汉字对应着某种意

思，并且不同字面意思的组合和引申，就实现了对词义

的理解，因此除非是无法意译或者不便意译的外来词汇，

比如一些名号、地名等少数民族特有的，才通过音译的

形式来实现，否则通常意译的形式，更加符合人们的使

用需求，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和应用，所以意译这种方式，

虽然在最初不占优势，但在使用中却极具优势 [2]。通过

意译的方式吸收了很多新的词语，对汉语产生了较大的

影响，不仅被大众生活接受使用，甚至还可以用这些外

来词汇，对汉语进行解释。比如“现在、世界、圆满、

因果、无花果”等词语，都是由梵语意译而来，因为那

时的古汉语，自身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词汇量也不够

丰富，句式也较为单一，意译产生的这些非汉语词汇及

句式，由于符合人们的认知习惯，于是作为交流工具在

社会中广泛使用，同时也对文化意识形态领域的交流，

产生重要的影响，对汉语的演变产生了根本的影响。

3 音意兼译型非汉语词汇
除了音译词和意译词，还有音意兼译型非汉语词汇，

这些非汉语词汇字音与字义都高度与源词相近，可谓音

义双关。意译词在选取同音汉字时，同时达到了表意的

作用，于是就形成了音义双关。这些音意兼译词在汉语

中被广泛使用，深深的融入了我国的文化中，到现在很

多人甚至不知道它们源自于外国。在翻译这些外来词汇

时，分别通过音译取外来词汇的音，再通过意译取汉语

的义，通过两种形式的对译，使得这些外来词汇与源词

高度对应，既保留了源词汇的音，也实现了汉语的表意

性特征，是最为理想的引进外来词汇的方法，并且因为

与汉语结构高度吻合，在汉语的词汇系统中发挥了积极

的作用，是汉化非汉语词汇的最佳手段。比如“骆驼”

由匈奴语音译过来，在字形上与古汉语的词义吻合，于

是翻译为橐驼，橐在古汉语中是象袋形的意思，与骆驼

的驼峰相似，达到了字形上的相合，后来因为语音的变化，

出现了现在的“骆驼”，但作为骆驼的别名一直沿用 [3]。

比如古汉语中的“胡簏”，是从突厥语 qurluq翻译过来，

同样实现了音译兼译，“胡簏”的意思是一种用来装箭

的筒状器具，由竹木材料制成，“胡”是“突厥”，“簏”

对应着古汉语放东西的竹器，达到了音与形的完美结合。

在非汉语词汇融入的过程中，融入的形式主要包括

以上三种形式，外来词汇的融入构造了一个开放的汉语

词汇系统，但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汉语的词汇规

范，促进了汉语系统的完善。

4 结束语
语言融合是文化融合的结果，这些非汉语词汇，对

汉语言的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丰富了我国古代文

化的内涵，从上古时期匈奴、西域等事物的汉化，到中

古时期佛教词汇、异族名物的融入，再到契丹、女真、

蒙古、满语等少数民族语言的融入，使汉语言得和汉文

化到了丰富和发展，产生了很多新的词汇、语音、语义、

词形，促进了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在汉化这些外来词

语的过程中，或音译，或意译，或音意双关，使这些非

汉语词在汉化后广泛流传和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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